
 
 
 
 

 
 
 
 
 
 
 
 
 
 
 
 
 
 
 
 
 
 
 
 
 
 
 
 
 
 
 
 
 
 
 
 
 
 
 
 
 
 
 
 
 
 
 
 
 

  2015 年 11 月 18 日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
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 址 。 突 破 网 络 封 锁 ， 访 问 明 慧 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明慧网通讯员河北

报道）河北省三河市燕郊诸

葛店村张连存先生，二零一

五年七月七日向最高检察院

和最高法院寄出控告书，要

求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

泽民，将其绳之以法。 

现年五十岁的张连存，

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

法，身心健康，按照“真、

善、忍”做好人，是民众中

公认的好人。自从一九九九

年七月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

功的疯狂迫害以来，张连存

六次被绑架、关押、酷刑虐

待，其间曾一度流离失所，

后来又被非法判刑三年。多

年的迫害给张连存的家庭造

成的经济损失更是无法计

算。由于家人整天生活在高

压和恐惧中，给他们心灵造

成的伤害无法言表。 

以下是张连存在控告

书中陈述的理由和被迫害事

实。 

修炼法轮大法做好

人 

我叫张连存，一九九六

年有幸接触法轮功。通过阅

读法轮功的书籍，深深为书

中所阐述的“真善忍”的法

理折服，从此开始修炼法轮

功。在生活中我努力实践“真

善忍”的准则，要求自己做

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下面

仅举几例： 

1、我在做生意时，和

我合作的一个工厂老板因近

视眼，常有算错帐的情况。

凡是他算错了，多给我的钱，

我都给他退回去。在一年多的时间给他退回八千多

元钱，因此他对我非常尊重。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后，他和别人聊天时就说：“这样一个好人，还今

儿抓、明儿逮的，这是什么社会呀！” 

2、一次我装完活开车从顺义往家赶。已是中

午一点多钟，行至顺义李各庄大桥处，一个年轻人

有气无力的抬手拦车，我一看一定有事，我姐说别

停车了，家里两个孩子还没吃饭呢！我说不行，我

是修法轮大法的，别人有事求助怎么能不帮忙呢？

我就把车靠边停住。小伙子过来赶紧说大哥我给

钱，麻烦您把车给我拉上来。原来小伙子的车陷在

沙子里了。小伙子满脸焦急，我说你别着急，钱我

不要，只要能拉我一定给你拉上来。我们来到他的

车旁，我和我车上的工人合力把他的车拉出来了。

小伙子激动的要给钱，我说我不要钱，但请你记住：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小伙子高兴的拍着手跳起

来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真好！ 

3、一次我在回家的路上，走到顺义沿河乡潮

白河大堤处一个苹果园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

和一个小姑娘在路边。男子挥手拦车，那时太阳已

落山，那条路上这个时间没有公交车了，连出租车

都很少。我把车靠边停下。原来男子和小姑娘是想

去北京。我说：“我把你们送到 930 车站，你们坐

930 就能到家了。”男子说：“行，那太好了，那您

送我们一趟要多少钱？”我说不要钱。男子说：“那

怎么行？”我说：“没关系，谁还没有不方便的时

候。”爷儿俩上车后，我就和他们讲法轮功被迫害

的真相。男子说：“不瞒你说我就是主抓（迫害）

法轮功的，我们那的法轮功学员也跟我讲过这些，

但我不信，总认为他们是有求于我才和我这样说

的。今天你我素不相识，你帮助我而且不要钱，这

回我相信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到 930 车站

后男子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给我上了生动

的一课，使我明白了为什么法轮功遭到镇压。”我

说：“既然知道，一定要善待你身边的法轮功学员！”

他说：“我一定会善待他们的。”最后他说我相信我

们一定还会见面的！看到他高兴的样子，我感到很

欣慰。类似这种事情太多了。 

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患有眼疾和支气管炎等疾

病，吃了几十副汤药也不管用，后来在燕郊冶金医

院和北京 263 医院确诊说要做手术。修炼大法后这

些病都不治而愈了。 

六次绑架拘禁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开

始迫害法轮功后，一天燕

郊公安分局把我绑架，后

送到看守所继续迫害。大

约七天左右被放回家。 

一次我们村大队书记

xxx 带田曙光和两个警察

到我家，杨某让我骂我师

父，我不骂，杨某他们大

怒，连拉带拽将我拖出屋，

连鞋都没让穿就把我绑架

到燕郊公安分局，把我铐

在暖气片上，后来亲戚托

人请客才把我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前夕，我

去北京天安门广场证实大

法，被天安门前便衣警察

暴打后送天安门派出所，

后由燕郊镇政府接回非法

关押。绝食抗议数天后被

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

份，我在顺义做生意时，

我村 xxx 带着警察来绑架

我，我发现后及时走脱。

这次迫害使我价值二千多

元的 BP 机丢了，手机进水

没办法用了。从此我被迫

流离失所，好好的生意也

不能做了，造成了巨大的

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 

流离失所后，一天夜

里我回到家中，次日被不

明真相的人举报，镇综治

办 xxx 带领一大群人跳墙

闯入我家绑架我。我当时

想走脱，xxx 带人追了我大

约有三里路把我追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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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5 年 11 月 14 日，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的人数：2亿 1912 万人。天灭中共，退党自救！

后用我的裤带把我双手倒背

绑起来塞进面包车里，绑架

到燕郊行宫宾馆洗脑班非法

关押。每天有分局警察看守、

强制看诬蔑法轮功宣传品、

威胁恐吓、软硬兼施，目的

就是强迫你放弃信仰。数日

后被放回家。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

日，我在顺义被三河国保警

察和燕郊分局警察非法绑架

到三河市看守所，数日后被

绑架到廊坊洗脑班。 

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七年，在三河市

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后，

我被非法判刑三年。之后我

被送往冀东监狱二支队迫

害。在那里被四个“包夹”

寸步不离的看着。不许和人

说话、不许单独行动，没有

一点自由空间。长期的高压

迫害，我的血压始终在高压

170～240 左右，低压记不清

了，也是很高（这个监狱有

记录）。在这里我度过了三年

零五十多天的非人生活。此

次迫害中我的面包车被扣押

至今仍未归还。 

酷刑折磨 饭里放不

明药物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

后，燕郊公安分局把我绑架

到一个小屋里，关了几天，

由于我不放弃修炼，一天早

上八点左右分局警察把我铐

在了院里的电线杆上一直到

晚上。晚十点左右把我送到

看守所。在看守所睡的是潮

湿的水泥地、洗凉水澡，晚

上睡觉时犯人们把方便面佐

料放到我鼻子里，呛得出不

来气。上厕所就几分钟时间，

吃的是窝头和带泥的白菜

汤。大约七天左右被放回家。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日，我在顺义被三河国

保警察和燕郊分局警察绑架。在三河市看守所关

押数日后被绑架到廊坊洗脑班。燕郊镇政府派两

名所谓“陪教”看着我。我被囚禁在一间屋里不

许出来。为了强迫我放弃修炼，610 头子韩志光、

赵丽华等威胁恐吓，还整天强制看诬蔑法轮功的

电视节目等。不许洗澡、洗衣服。他们还往我饭

里放了不明药物，导致我头昏脑胀、两眼冒金星、

多日闹肚子。每天晚上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就会

听到从我右前方的屋子里传出一个女人撕心裂肺

的惨叫声，一连数日。其中燕郊一个“陪教”很

恐惧的说：可别到这里来！后来我给他讲真相。

他说：好就在家炼吧，看你们遭的这罪。 

在廊坊洗脑班被迫害五十多天后，三河国保

又把我绑架到三河市看守所。刚到看守所十多分

钟我就被犯人们群殴暴打。晚上，一个犯人从我

身后猛一脚把我踹倒，还逼我用毛巾擦一百遍监

室的水泥地面。在这个监室关押了二十多天，看

守所的杨姓所长又把我调到一个死刑犯监室，那

里的犯人很多戴着脚镣，横眉立目。在那里强迫

做繁重的劳动，做花圈，做不完不让睡觉。由于

监室人多卫生状况极差，长时间不让洗衣服，很

多人得了疥疮，我也是其中一个，浑身上下奇痒

难忍。在这里上厕所每次只给两三分钟时间，甚

至更短，有时连一分钟都不到，在那里有一句话

叫：蹲、擦、起。到晚上睡觉更难熬，你刚一睡，

值班人员就踩你耳朵。后来把我耳朵都踩肿了，

到现在右耳朵还是硬梆梆的。因为人多不能平躺，

只能侧着睡，在那里边叫立板睡。 

由于长时间被摧残，后来我经常感到腹股沟

起包疼痛，数日后我疼得实在受不了就大喊起来。

他们怕担责任就把我送到三河市中医院检查，医

生说是疝气。给我做了手术，手术进行了三个小

时。手术后不到三天，看守所就像偷人似的把我

从医院抢出来。抬我时根本不顾及我刚刚做完手

术的伤口，疼的我大叫，医院的人都惊呆了不知

道咋回事。抬到车上，车里坐着三个人，一个比

较正直的人说了一句话“这家人太老实了，要是

我，门儿也没有”。他的意思是说这些人没有人性。

在这里，家里给存的钱自己基本花不着，大部分

都是牢头给强占了。吃的是烂白菜汤、窝头和黑

不黑白不白的馒头，菜汤底下还有泥根。 

家人遭受迫害 父亲含冤离世 

我的父亲于一九九八年正月开始修炼法轮

功，修炼后身体很健康。自从江泽民发动对法轮

功的迫害后，三河公安局、燕郊分局等多人无数

次的到家里进行恐吓、骚扰，

加上我多次被绑架、关押以

至判刑迫害，老人家常年生

活在担惊受怕中，于二零零

三年六月含冤离世。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

日，我在顺义被三河国保警

察和燕郊分局警察非法绑

架，他们当着我妻子和未成

年的儿子给我戴上手铐塞进

车里。这件事在我儿子心中

留下了阴影，多年后提起此

事还有些恐惧。 

由于对我的迫害，我的

家人受到了极大的痛苦和伤

害。我年迈的母亲受到严重

打击，儿子看到我被绑架的

那一幕，心情无比沉重，从

此不想念书，开始辍学打工。

我女儿也在高中下半年辍学

了，也开始打工挣钱，承担

家庭负担。所有这一切都是

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大法

的非法迫害造成的。 

江泽民罔顾国法发动的

这场残酷迫害，给我和家人

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我一次

次的被绑架、关押、酷刑虐

待、饱受流离之苦，给我肉

体和精神上都造成了巨大伤

害！我年迈的父母及妻儿常

年生活在高压恐怖中，还要

承受我被迫害的伤痛，心灵

饱受折磨！这么多年的非法

迫害，也使我们无法正常的

生活，经济上造成的损失无

法估量。江泽民对我和我的

家人、对所有法轮功学员及

其家人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

难书。因此我申请最高人民

检察院依据宪法和法律的有

关规定，严惩这场迫害的罪

魁祸首江泽民，早日将其绳

之以法，并赔偿我们的经济

损失和精神损失。 

 


